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节选）1 

王蒙 

 

作品导读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 1956 年底发表时，当时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争论。

小说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以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

塑造了林震、刘世吾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大胆地揭露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

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暴露生活的黑暗面，表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充满青春活力的

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他们的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的冲突。 

学习课文，注意把握主人公林震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为之斗争的成长经历。 

 

四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

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然

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他把笔记本打开。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

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钟头……”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 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 见人就告厂长

的状……”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

就陷到这里边去。” 

“我？” 

“是的。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

题，而且，直爽地说，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

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

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林震说不出话。 

韩常新又拍拍林震的肩膀：“不要急躁嘛。 咱们区三千个党员，百十几个支部，你一来

就什么问题都摸还行？”他打了个哈欠，有倦意的脸上的粉刺涨红了：“啊——哈，该睡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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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 



觉了。” 

“那，发展工作怎么再去了解？”林震没有办法地问。 

韩常新又去拍林震的肩膀，林震不由得躲开了。韩常新有把握地说：“明天咱们俩一齐

去，我帮你去了解，好不？”然后他拉着林震一同到宿舍去。 

第二天，林震很有兴趣地观察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三年前，林震在北京师范上学的时

候，出去作过见习教师，老教师在前面讲，林震和学生一起听，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他也

抱着见习的态度，打开笔记本，准备把韩常新的工作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韩常新问魏鹤鸣：“发展了几个党员？” 

“一个半。” 

“不是一个半，是两个，我是检查你们的发展情况，不是检查区委批没批。”韩常新纠

正他，又问：“这两个人本季度生产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很好，他们一个超额７％，一个超额４％，厂里黑板报还表扬……” 

谈起生产情况，魏鹤鸣似乎起劲了些，但是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有些什么缺点？” 

魏鹤鸣想了半天，空空洞洞地说了些缺点。 

韩常新叫他给所举的缺点提一些例子。 

提完例子，韩常新再问他党的积极分子完成本季度生产任务的情况，他特别感兴趣的是

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至于这些先进的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听都不要听。 

回来以后，韩常新用流利的行书示范地写了一个“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内容是这样

的： 

……本季度（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３月）麻袋厂支部基本上贯彻了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

方针，在建党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通过的党员朱××与范××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光

荣称号的鼓舞，增强了主人翁的观念，在第一季度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各超额７％、４％。广

大积极分子围绕在支部周围，受到了朱××与范××模范事例的教育，并为争取入党的决心

所推动，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良好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任

务…… （下面是一系列数字与具体事例）这说明：一、建党工作不仅与生产工作不会发生

矛盾，而且大大推动了生产，任何借口生产忙而忽视建党工作的作法是错误的。二、 ……

但同时必须指出，麻袋厂支部的建党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例如…… 

林震把写着“简况”的片艳纸捧在手里看了又看，他有一刹那，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

过麻袋厂。还是上次与韩常新同去时自己睡着了，为什么许多情况他根本不记得呢？他迷惑

地问韩常新： 

“这，这是根据什么写的？” 

“根据那天魏鹤鸣的汇报呀。” 

“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林震口吃起来。 

韩常新抖一抖裤脚，说：“当然。” 

“不吧？上次魏鹤鸣并没有这样讲。他们的生产提高了，也可能是由于开展竞赛，也许

由于青年团建立了监督岗，未必是建党工作的成绩……” 

“当然，我不否认。各种因素是统一起来的，不能形而上学地割裂地分析这是甲项工作

的成绩，那是乙项工作的成绩。” 

“那，譬如我们写第一季度的捕鼠工作总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数字和事例呢？”韩



常新沉着地笑了，他笑林震不懂“行”，他说：“那可以灵活掌握……” 

林震又抓住几个小问题问：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生产任务是繁重的呢？” 

“难道现在会有一个工厂任务很清闲吗？” 

林震目瞪口呆了。 

 

五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比他在小学呆了两

年的还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

音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林震有一

次去收发室取报纸，看见一份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上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

合营工商业的分布、管理、经营方法及贯彻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

请示”。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份厚得像一本书的材料和它的长题目。有时，一眼望去，

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

严肃的题目开玩笑，例如，青年监督岗开展工作，韩常新半嘲笑地说：“吓，小青年们脑门

子热起来啦……”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

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这时，皱

着眉思索了好久的刘世吾提出了一个方案，马上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很多人发表了使林震敬

佩的精采意见。林震觉得，这最后的３０多分钟的讨论要比以前的两个钟头有效十倍。某些

时候，譬如说夜里，各屋亮着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与统战

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

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激动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记出现在书记办公

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这时，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

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区委会这座不新的、平凡的院落，

也变得辉煌壮观起来。 

在一切印象中，最突出和新鲜的印象是关于刘世吾的：刘世吾工作极多，常常同一个时

间好几个电话催他去开会，但他还是一会儿就看完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把书转

借给了韩常新；而且，他已经把前一个月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学会了，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

文字作记录了。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

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 刘世吾有时一面听韩常新汇报情况，

一面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韩

常新不自然地笑着，刘世吾的眼睛捉摸不定地闪着光；但刘世吾并不深入追究，仍然查他的

材料，于是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 

赵慧文与韩常新的关系也被林震看出了一些疑窦：韩常新对一切人都是拍着肩膀，称呼

着“老王”、“小李”，亲热而随便。独独对赵慧文，却是一种礼貌的“公事公办”的态度。

这样说话：“赵慧文同志，党刊第 104 期放在哪里？”而赵慧文也用顺从包含警戒的神情对

待他。 

……四月，东风悄悄地刮起，不再被人喜爱的火炉蜷缩在阴暗的贮藏室，只有各房间熏



黑了的屋顶还存留着严冬的痕迹。往年，这个时候，林震就会带着活泼的孩子们去卧佛寺或

者西山八大处踏青，在早开的桃李与混浊的溪水中寻找春天的消息……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

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

一颗多汁的嫩芽时，他稍微有点怅惘，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

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 

晚上九点钟，林震走进了刘世吾办公室的门。赵慧文正在这里，她穿着紫黑色的毛衣。

脸儿在灯光下显得越发苍白。听到有人进来，她迅速地转过头来，林震仍然看见了她略略突

出的颧骨上的泪迹。他回身要走，低着头吸烟的刘世吾作手势止住他：“坐在这儿吧，我们

就谈完了。” 

林震坐在一角，远远地隔着灯光看报，刘世吾用烟卷在空中划着圆圈，诚恳地说： 

“相信我的话吧，没错。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

平凡。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

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

回事……” 

赵慧文没说话，她撩一撩头发，临走的时候，对林震惨然地一笑。 

刘世吾走到林震旁边，问：“怎么样？”他丢下烟蒂，又掏出一支来点上火，紧接着贪

婪地吸了几口，缓缓地吐着白烟，告诉林震：“赵慧文跟她爱人又闹翻了……”接着，他开

开窗户，一阵风吹掉了办公桌上的几张纸，传来了前院里散会以后人们的笑声、招呼声和自

行车铃响。 

刘世吾把只抽了几口的烟扔出去，伸了个懒腰，扶着窗户，低声说：“真的是春天了呢！” 

“我想谈谈来区委工作的情况，我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林震用一种坚决的神

气说，同时把落在地上的纸页拾起来。 

“对，很好。”刘世吾仍然靠着窗户框子。 

林震从去麻袋厂说起：“……我走到厂长室，正看见王清泉同志……” 

“下棋呢还是打扑克？”刘世吾微笑着问。 

“您怎么知道？”林震惊骇了。 

“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刘世吾慢慢地说，“这个老兄棋瘾很大，有一

次在咱这儿开了半截会，他出去上厕所，半天不回来，我出去一找，原来他看见老吕和区委

书记的儿子下棋，他在旁边‘支’上‘招儿’了。” 

林震把魏鹤鸣对他的控告讲了一遍。 

刘世吾关上窗户，拉一把椅子坐下，用两个手扶着膝头支持着身体，轻轻地摆动着头：

“魏鹤鸣是个直性子，他一来就和王清泉吵得面红耳赤……你知道，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

不太简单。抗日胜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是

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九四七年以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线。他是

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

志。” 

“这样……” 

“是啊。”刘世吾严肃地点点头，接着说：“当然，这不能为他辩护，党是派他去战胜敌

人而不是与敌人同流合污，所以他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怎么去解决呢？ 魏鹤鸣说，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久。他到处写过信……” 

“是啊。”刘世吾又干咳了一会，作着手势说，“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

一一地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

些任务已经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

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再者，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还没有

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显然，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

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林震沉默着，他判断不清究竟哪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绝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

吾的“条件成熟论”对。他一想起王清泉那样的厂长就觉得难受，但是，他驳不倒刘世吾的

“领导艺术”。刘世吾又告诉他：“其实，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这更加使得林

震睁大了眼睛，觉得这跟他在小学时所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 

后来，林震又把看到的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与写简报的事说了说，他说，他觉得这样整

理简报不太真实。 

刘世吾大笑起来，说：“老韩……这家伙……真高明……”笑完了，又长出一口气，告

诉林震：“对，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他。” 

林震犹豫着，刘世吾问：“还有别的意见么？” 

于是林震勇敢地提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会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

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 

刘世吾把茶杯一放：“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

缺点，而在于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

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

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 

走出办公室以后，林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气，而他自己

的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更加惶惑了。 

 

六 

 

不久，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林震去麻袋厂，魏鹤鸣说，由于季度生产质量指标没有达到，王

厂长狠狠地训了一回工人，工人意见很大，魏鹤鸣打算找些人开个座谈会，搜集意见，准备

向上反映。林震很同意这种作法，以为这样也许能促进“条件的成熟”。过了三天，王清泉

气急败坏地到区委会找副书记李宗秦，说魏鹤鸣在林震支持下搞小集团进行反领导的活动，

还说参加魏鹤鸣主持的座谈会的工人都有历史问题……最后说自己请求辞职。李宗秦批评了

他的一些缺点，同意制止魏鹤鸣再开座谈会，“至于林震，”他对王清泉说，“我们会给予应

有的教育的。”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

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林震不服气，他说：“没有请示领导，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

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作！” 



“谁说我们不了解？”韩常新翘起一只腿，“我们对麻袋厂的情况统统掌握……” 

“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最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

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林震的脸变青了。 

富有经验的刘世吾开始发言了，他向来就专门能在一定的关头起扭转局面的作用。 

“林震同志的工作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

些。林震以为自己是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是作一件漂亮事，他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不过，

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是不

是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

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

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

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

推测：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的工作

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

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

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林震像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 

他鼓起勇气再问：“那么王清泉……”刘世吾把头一仰： 

“我明天找他谈话，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 

 

七 

 

星期六晚上，韩常新举行婚礼。林震走进礼堂，他不喜欢那弥漫的呛人的烟气，还有地

上杂乱的糖果皮与空中杂乱的哄笑；没等婚礼开始他就退了出来。 

    组织部的办公室黑着，他拉开灯，看见自己桌上的信，是小学的同事们写来，其中还夹

着孩子们用小手签了名的信： 

    林老师：您身体好吗；我们特别特别想您，女同学都哭了，后来就不哭了，后来我们作

算术，题目特别特别难，我们费了半天劲，中于算出来了…… 

    看着信，林震不禁独自笑起来了，他拿起笔把“中于”改成“终于”，准备在回信时告诉他

们下次要避免别字。他仿佛看见了系蝴蝶结的李琳琳、爱画水彩画的刘小毛和常常把铅笔头

含在嘴里的孟飞，……他猛把头从信纸上抬起来，所看见的却是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他

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和他的单纯的工作已经离他而去了，新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他想起前

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

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作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

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 

    礼堂里传来爆发的掌声和笑声。 

    一只手落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灯光显得刺眼，赵慧文没有声响地站在他的身边，

女同志走路都有这种不声不响的本事。 

    赵慧文问：“怎么不去玩？” 

    “我懒得去。你呢？” 

    “我该回家了，”赵慧文说，“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 

    “我没有心事。”林震分辩着，但他接受了赵慧文的好意。 



    赵慧文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 

    孩子睡在浅蓝色的小床里，幸福地含着指头，赵慧文吻了儿子，拉林震到自己房间里来。

“他父亲不回来吗？”林震问。 

    赵慧文摇摇头。 

    这间卧室好像是布置得很仓促，墙壁因为空无一物而显得过分洁白，盆架孤单地缩在一

角，窗台上的花瓶傻气地张着口；只有床头上桌上的收音机，好像还能扰乱这卧室的安静。

林震坐在藤椅上，赵慧文靠墙站着。林震指着花瓶说：“应该插枝花，”又指着墙壁说：“为

什么不买几张画挂上？” 

    赵慧文说：“经常也不在，就没有管它。”然后她指着收音机问：“听不听？星期六晚上，

总有好的音乐。” 

    收音机响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

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

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

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

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 

    “在文工团？”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蹩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 

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这时电台改放“剧场实况”了，赵慧文把收音机关了。 

    “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林震问。她不回答，走到床边，坐下。她说：“我

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 

    “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 

    “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 

    “也许。” 

    “当初我也这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和部队的严格准确比较，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

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和韩常新激动地吵过一回，但是他们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没作好意见

倒一大堆，慢慢地我发现，和区委的这些缺点作斗争是我力不胜任的……” 

    “为什么力不胜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来，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错，”赵慧文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那时我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

很不完美，却想纠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实在不量力。而且，刘世吾、韩常新还

有别人，他们确实把有些工作作得很好。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

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 

    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

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

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

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

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

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

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

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

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



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

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

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

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 

    “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写

汇报的事。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

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

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

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绝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

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

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

路……”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

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

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

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

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

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

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容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

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 

    “我们的区委副书记兼部长呢？他不管么？” 

    赵慧文更加兴奋了，她说：“李宗秦身体不好，他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

于具体。他作组织部长只是挂名，把一切事情推给刘世吾。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

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

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作实际工作。” 

    “我们的正书记——周润祥同志呢？” 

    “周润祥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

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任

务，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那……怎么办呢？”林震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一个缺点，仿佛粘在

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是啊。”赵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像在弹一架钢琴，然后她向着远处笑 

了，她说：“谢谢你……” 

    “谢我？”林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

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林震脸红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十分羞耻。他嘟哝着说：“但愿

是真正的风波而不是瞎胡闹。”然后他问：“你想了这么多，分析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只是憋

在心里呢？” 

    “我老觉得没有把握，”赵慧文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我看了想，想了又看，我有时候

想得一夜都睡不好，我问自己：‘你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你能理解这些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 



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 

    “瞧，你又来了。”赵慧文露出润湿的牙齿笑了。“怎么叫又来了？”林震不高兴地站起来，

使劲搔着头皮，“我也想过多少次，我觉得，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

了才去作斗争！” 

    赵慧文突然推门出去了，把林震一个人留在这空旷的屋子里，他嗅见了肥皂的香气。马

上，赵慧文回来了，端着一个长柄的小锅，她跳着进来，像一个梳着三只辫子的小姑娘。她

打开锅盖，戏剧性地向林震说： 

    “来，我们吃荸荠，煮熟了的荸荠！我没有找到别的好吃的。” 

    “我从小就喜欢吃熟荸荠，”林震愉快地把锅接过来，他挑了一个大的没剥皮就咬了一口，

然后他皱着眉吐了出来，“这是个坏的，又酸又臭。”赵慧文大笑了。林震气愤地把捏烂了的

酸荸荠扔到地上。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有一个老头儿吆喝：“炸

丸子开锅！”推车走过。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她说：“下

次来的时候，墙上就有画了。” 

    林震会心地笑着：“而且希望你把丢下的歌儿唱起来！”他摇了一下她的手。 

    林震用力地呼吸着春夜的清香之气，一股温暖的泉水在心头涌了上来。 


